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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文主要使用现象学理论对盘古神话进行重新阐释，认为盘古神话是对人类身体经验与世界彼此关联的原初生

存世界的想象性表达。人通过身体经验在原本陌生外在的空间中筹划出一个有内在意义、可供栖居的世界，世界一方面
是身体经验建构而成，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性与先在性，是安置生命的基础。盘古神话的现代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重新
信任身体直觉，尊重具有超越性的自然世界，反思理性的有限性，向包含有自然身体经验的鲜活文化源头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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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
盘古神话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创始神话之一，
历年纪》载： “首生盘古，
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定，左
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
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
发说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
玉，精旋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
”在这则神话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黎时。
就是盘古的身体与

物我混同是“把外界的一切东西，不管是生物或无生物，自
然力或自然现象，都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有生命、有意志
的活物。而在物我之间，更有一种神秘的看不见的东西作
自己和群体的连锁”（ 袁珂 99） 。原始人在解释世界的时
候，
总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来解释事物，推想事物的

自然世界之间的幻化，
远古人类以此来解释世界的成因。神

成因，
从而造就了一种人和自然混同一体的神话表象。这
些研究都为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余地： “物我混同”的

话作为远古先民对世界的一种古老而质朴的阐释，
作为一种

思维方式产生的经验基础是什么？ 为什么在盘古神话中

具有反思性的文化阐释行为，
必然以某种特定的生活经验、
某个独特的生活世界作为支撑，
而“在进行反省之前，
世界作

会以人的身体而不是其他事物来解释世界的成因呢？ 在

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呈现始终‘已经存在’，
所有反省的努力都

存在着用身体经验来解释世界的现象。沿着身体经验这

女娲补天、
夸父逐日、
共工撞倒不周山等神话传说中，也都

在于重新找回这种与世界自然的联系，
以便最后给予世界一

个远古神话带给我们的隐蔽幽微的线索前进，向未被二元

个哲学地位”（ 梅洛 － 庞蒂 1） 。神话对于现代人的意义，
就

论的科学理性割裂得支离破碎的完整生命经验探源，能够

在于以其独特的言说方式引导我们进入远古先民的生命世

发现什么？ 作为神话基础的生存经验是什么？

界，
使那些已经埋藏在历史地层深处的生命经验通过与现代
生存视野的对接而重获生命力，
从而拓展现代人生命世界的
深度与厚度。

一、栖居与原初世界
盘古神话的主题是“世界”的形成，其所指的世界不

按照已有的解释，盘古幻化为世界万物 是“万 物 有
“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方式的表现，万物有灵是“将
灵”、

辰、山川雨择、草木金石等基本自然现象和自然事物的具

思维主体的体验投射到外部事物之上，意味万物也和自己
一样有感情、
思想和意志等的‘拟人’现象”（ 邓启耀 172） 。

睁开蒙昧的双眼第一瞥看到，心怀怯意地第一步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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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空洞抽象的空间，而是包含着风云雷 电、日 月 星
体空间，这是一片刚刚闯入人类生命视野的自然，是人类

盘古神话的现象学阐释
的世界。但是盘古神话的出现却表明，这个空间已经不

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对于原始人来

再是绝对的荒蛮，或者说，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与人无涉的
全然陌生、外在的空间，而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

说，
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他们在宗教观念支配下所构建起的
生命一体化的庞大而神秘的网络中”（ 赵沛霖 36） 。

何谓“世界”？ 世界一词来自佛教，“古往今来曰世，上
下四方曰界”，
世界就是全部时间与空间的总称，在现代科

二、身体与世界的纠缠

学世界观中世界更偏指空间，通常指我们所生活居住的地

笼统地说，
生命一体化是指从自己的生命感受推断事

球，是一个被空间化、实在化、客观化的地理学物理学概
念。这个“世界”的形成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近代

物的成因、
结构、存在方式，那么这种推断是如何完成的？
以盘古神话为例，
盘古的身体与自然事物的对应关系具体

自然科学借助于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各个学科将宇

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简单地说是一种比喻，在本体与喻体

宙和地球作为物质对象进行观察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运行

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 是因为形态的相似，
还是因为其它？

在茫茫宇宙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理解了作为天体运动

神话传说中的盘古似乎是静态的，然而在具体的化身

而存在着的日月星辰，作为自然物理现象的雨雪风雷，作

环节中，
我们却可以看到身体对世界活泼的感知觉。声音

为地质进化产物的土壤、
岩石和矿物。总之，
我们今天所持
“世界”
的
观是现代自然科学观念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我们

与雷霆之间是听觉的关系，眼睛与日月之间是看与被看的

建构出来的。虽然解释方式与神话完全不同，但是就其作

系。神话的描述可以让我们这样想象： 远古先民站立在天

为一种意义筹划活动和解释机制的本质却与神话相同。

地之间，
当他仰头时看到日月辉映，他奔跑着穿越山脉，通

人类要想在某一片空间里生存下去，就得要先把这片空间
筹划为属于“自己”的世界，为其赋予意义，绝不允许它作

过四肢身体的运动感受到山脉的高低起伏，当他在江河边

为一个自己所不能理解的荒蛮之物存在着。存在论层面

跳动，
他随着天空中响起的雷霆大声呼喊，他站在肥沃的

上的栖居不仅是将身体放置在空间中，同时还意味着心灵

泥土上凭借自己的脚掌和手掌感受到泥土的柔软丰腴。

的安置，
只有通过文化阐释使其所处空间由陌生的存在变
成对主体有内在意义的“世界”，人才能安居其中。我们所

盘古身体与自然之间的幻化让我们联想到一幅人在行动

生存的世界有两个特点，一是必然有居住者参与其中，二

仅仅是形态上的相似，
更包含着身体与世界之间在行动中

是必然包含内在意义，这种内在意义将原本散漫的、看似

建立起的意向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世界具有了与身体

无必然联系的事物变成构成世界的部分。

相似的统一性。具体说来，身体为世界赋予统一性是通过

关系，
血液汩汩流淌与江河的水流节奏之间有通感的关

停留观看水流澎湃时，
他的脉搏血液也随着相同的节奏而

中与世界息息相通的画面。身体与自然事物的对应便不

虽然远古人类没有我们这样的世界观，但要从一片荒

身体行动对空间的统一而完成。在行动中，身体首先使得

蛮的自然中筹划出意义世界这一点却古今无异。讲述神

原本抽象的位置变成了彼此关联的方位，另外还通过行动

话正是远古先民为其生存空间赋予意义的行为，而盘古神

的目的性使占据具体方位的事物变成了意义关联之物，进

话对空间的解释也完全具备了生存世界应有的两个特点。

而筹划出由具体事物构成的场所。
胡塞尔曾以“行走”这个最常见基本的动作来解释身

盘古是人类的象征，在他之前没有世界，但当他巨大的身
躯在那无限的广袤中轰然倒下后，便有了风云变幻、土壤
丰茂、
草木葱茏，
盘古的幻化意味着人向自然之中的入驻，

体统一自我和建构空间的能力。行走首先建构了统一的
“伴随着我伸展我的胳膊，我移动我的眼睛，伴随着
自我，

也可以说是自然世界向人的涌现，一个可以接纳人类并让

我的目光在空间中滚动，
身体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通

其居住其中的世界开始形成了。使万物连接为整体的内

过与它自身的关系，
将自己建构为一个运动的存在。这种

在意义机制则是盘古的生命，虽然盘古垂死化身，但他的
的四肢五体、
毛发齿骨、精旋汗流、血液筋脉却毕竟从属于

身体的动感活动与空间运动连接成一个整体。行走使我
领悟到 我 是 一 个 各 个 器 官 彼 此 统 一 的 有 机 体”（ Casey

一个完整的生命机体，
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生命关

224） 。行走还确定了远近、这里与那里等基本方位，“第

联，
它们化身为自然万物便意味着这些事物之间也建立起

一，
在我流动着的身体动感意识与那些远近之处的事物表

了同样的联系，
原始人虽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生物学生

象之间建构起来一种内在连接。随着进入我近处的领域，

理学观念，
但四肢五体统一于完整的身体与灵魂却是能够

那些最初遥远的事物形象发生了改变，我知道这种改变是

凭借身体直觉而领会到的原初事实，人们又将这一最原初

伴随着我的身体的。……第二，
受移动的身体的影响产生

质朴的意义领悟赋予了世界，从而使世界具有了和人同样
的内在意义机制———完整有机的生命与灵魂。

了定位……即使在行走的时候，我的身体依然是定位活动

神话思维不是发达的理性思维，但无论与宗教的创世
论还是与科学的宇宙起源论相比，它却具有同样重要而完

现象上静止的有机体持续地对我呈现。这就是说，它们作
为这里 和 那 里，左 侧 和 右 侧 等 等 被 定 位 ……”（ Casey

备的文化基因，
那就是通过意义赋予行为筹划出供人栖居

225） 。通过行走，
周围空间有了前后、
左右、
上下、
远近等互

的完整生命世界，它们都是使人和周围的事物、空间建立

相呼应勾连的位置关系，
成为一个整体。

的中心。行走开始，
那些与我相关的事物面向我作为一个

联系的一种文明话语，区别只在于话语的言说方式不同。
在神话里构建生存世界的内在意义是生命一体化，“原始

以实现。比如说只有在我试图去拿一个杯子时，我才会注

人深深地相信，
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

意到杯子在桌子上面，桌子在我前方。方位也和具体事物

身体的定位定向能力通常是在身体有目的行动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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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
离开具体事物，
方位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世界

者超越了普通人，
是能保证世界中各种事物具有内在统一

的整体性既来自方位的彼此牵连，同时也被占据某方位的

性的绝对源头。与人类相似的盘古意味着人类的身体经

事物充实着。当身体在行动中确定位置关系时，同时也通

验对于世界的呈现至关重要，而高于普通人并且开创世界

过五官感觉感知着处于不同位置的事物。比如远处的树

的盘古意味着世界同时也在常人的身体经验之先。

木只是一片模糊的绿色，
而近处的植物则能够看到清晰的

现象学认为世界一方面是在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建构

轮廓、
摆动的姿态，
甚至哗哗作响的声音，当我在行动中确

起来的整体，但另一方面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建构，是因

定远近方位时，
身体同时也在经验着远近之处事物的具体

为身体早已预先置身于世界之中了，世界又总是超越于我
的有限经验，
在我经验它之前，它已经包容了我。“被给予

形态。正是这些事物构建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或者叫做
场所，
不包括任何具体事物的方位只能存在于物理学的抽

性”和“生成性”是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不管身体经验对于

象之中，
而任何一处现实世界里面的空地必得包含着两个

世界的形成、场所的建构做了怎样的贡献，世界都必须被

最基本的事物： 天空和大地。通过仰视和俯视确定了自己

当做被给予之物，甚至是被前建构之物，这样我的一切行
动就不是被限定在自我投射的圈子里。“身体建构了一个
真正的肉身化超越性主体———身体主体，但我们看到人类

在天地中间的位置，
为原本零乱分散着的事物找到建立系
统方位关系的中心点，
通过平视看到向远方无限延伸的地
平线，
于是以身体所在之处为核心有了“远”与“近”基本概
念，
近处的熟悉之物和远方的陌生与未知之物是构成我们
生存世界的两个基础部分。
正是在这种最原初的身体经验层面上，世界与身体彼
此缠绕起来，世界成为身体动感意识的延伸，盘古神话所
展现的正是这种关系。“在盘古神话中，还内在地隐含着

主体的超越状态，不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纯粹的建构领域，
而是与一个更大的场所世界的现实性实体论相伴随，主体
只能是从属于这个场所化的世界。［……］最后，当谈到身
体化地置身于场所之中这个问题时，现实层面与超越层面
”（ Casey 241） 在现象学的理
这两块基石都要被充分考虑。
解中，
世界既不是纯粹客观的，也不是纯粹主观化的，它既

另一种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即： 既然盘古和宇宙万物之
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情’关系，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是具有超越性的先在，又是具有经验性的实在，它与身体
主体之间的关系用“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句话来形容最

同体与共，
物我一体，
那么，
在盘古和宇宙万物之间，
便是一

为恰当。虽然一个让人栖居的生存世界是通过身体的经

脉相承、
一气相连，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的深层

验筹划出来的，
但这个世界又永远具有身体经验所不能穷

本能感应，
于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同情同构、息

尽的丰富性、
包容性，
是身体所具有的生命活力的源泉。这

息相关、
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以及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和人
生观便包蕴在其中了”（ 林玲、
潘世东 62） 。盘古与宇宙万

样一来，
身体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便不只是在感知自我，而

物物我一体的亲情关系正是以身体动感经验为基础建立

感知活动中表现出自我统一性，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是向一个更广大的世界敞开，并进而在这种充满开放性的

起来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盘古神话让我们想象远古先民

盘古化身的世界正是一个既实在又超验的自然世界

带着生命诞生之初的新鲜感打量世界的情形，仰头望见日

的象征。盘古与人类相近意味着世界一方面是由我们的

月，
日月便是我的眼睛，侧耳聆听雷霆时，雷霆便化为我的

身体经验建构而成，而盘古的“超人”形象又意味着世界

呼喊，
感受到流水的节奏时，流水便化为我血液的汩汩流

包含着有限身体经验无法穷尽的维度，它在我们的一切

淌，
脚踩大地时，
泥土便是我的肉身的柔软。这并不是诗意

经验之前，是超验的存在。虽然人类可以理解、熟悉并进

的描述或者文学的拟人手法，而正是人在世界中游走观看

入它，但是永远不可能穷尽、超越和摹仿它。现象学为自

时的真实感觉。身体动感意识的统一性与世界的内在统

然的超越性找到了本体论层面的解说，世界永远有一个

一性互为表里，
世界在行动中成为身体动感意识的外部延

进行着建构与意义生成活动的身体永远无法超越、无法

伸，
原本陌生外在的空间通过身体行动变为让人感到亲切
的生存世界，
正如梅洛 － 厐蒂所说： “我不是在时空中，我

触及的维度，它是这种建构与生成活动的场 域 与 来 源。
正因如此，我们要对无限的自然永远心怀敬畏。今天人们

也不是感知到时空，我属于它们，我的身体连接着它们并
且包括它们。这个结论的尺度正是我的存在的尺度”（ Ca-

使用三维动画等技术手段制造出的各种映像作为日渐消

sey 231） 。盘古神话正是对此生存经验的想象化表达。

无法替代真实的自然。首先是因为就其能够为身体知觉

三、
盘古与生存世界的超越性
如果说世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建构出来的，那么岂
不是意味着世界被包含在我们的身体经验之内。可是如

逝的自然的替代品，即使有身临其境的效果，它们也永远
提供的体验的丰富性而言，人造的世界永远无法和自然
世界相比拟。当一个人站立天地之间时，他不仅仅凭眼
睛看见天空和大地的颜色，还同时经验着它的高远与广
袤，与视觉相伴的还有向无限高远之处延伸的身体经验，

果世界不先在于我们，我们又如何能够进入并且认识它

这种身体经验正是导致人类思考已知与未知、有限与无

呢？ 这里似乎有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事实上，身体既是在

限的关系等超越性问题的意义原初地层，其丰富性、广袤

建构世界，
世界也同时先在于身体，世界具有身体经验无

性是电子屏幕上的天地影像永远完全无法 比 拟 的。其

法穷尽的超越性。除了身体经验对生存世界的筹划之外，

次，人造事物只能是对无限自然的有限摹仿，体验摹仿自

盘古神话中也隐藏着对自然世界的在性的描述。盘古何

然的人造之物对身体知觉而言便不再是一种处于原初意

人？ 他是一个和我们相似的人类，同时又作为世界的开创

义关系层面的新鲜经验，而是一种对已经经过理解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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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神话的现象学阐释
验之物的再次经验，所以停留在人造之物中就意味着没

化便随着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的分化而诞生了。神话正

能超越自我意识投射的圈子，在这种行为中人不是向超

是对置身于天地之间的栖居感的最初文化阐释。距离文

越的自然世界敞开而是停留在自身之中。
盘古正是自然的超越性与绝对性的化身，人类永远

化的源头越近，对人与世界一体感的文化表达就越清晰。
“仁者与万物一体”，道家的“庄周化
儒家的“民胞物与”、

需要这个真实广袤、博大而富有包容性的自然，因为它是

“若化为物”都包含着与神话生态思维的隐蔽联系。
蝶”、

文化世界意义丰盈的基础，它的缺失只能让人类禁锢在

只是文明的河流越向现代延伸，这些阐释方式背后作为原

自我的有限世界中，使文化的灵感渐渐枯竭。用身体触

初事实的生存经验便越是被遮蔽、被遗忘，人和自然的关

摸自然世界是最基本的生命经验，被各种技术手段架构

系距离那种最原初的生命存在事实越来越遥远。从人与

着生命的现代人尤其需要重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

自然混沌统一的原初身体经验到对这种身体经验开始进

用身体重新去感知岩石的坚韧、阳光的温度、流 水 的 声

行有意识地反思的万物有灵论，到将自然的拟人化视为一

音、树叶的抚摸，而不是沉浸在视觉化的虚拟世界或者人

种主观情感投射的文学修辞法，再到将自然和身体都视为

造之物的重重包围中。身体直觉将把我们从一个意义逐

物质存在的近代自然科学与哲学，文化对身体经验的意识

渐枯竭、逐渐丧失诗意的世界重新引领回意义发生的源

越来越淡漠，
而对心灵、
头脑、
理性越来越重视，
当身体经验

头，在那里体验到生气蓬勃的生命气韵，在人和自然的直

的地层被完全遮蔽，
自然的灵魂之说就成了无稽之谈或者

接对话中找到生命的灵感。

根本与真实无关的诗意想象。而神话作为距离这种原初

四、神话身体的隐喻性复魅

生存经验最近的一种意义阐释系统，从中还能让我们隐约
地感受到那个生机勃勃的原初生命世界。

现代文明的批判者常常有感于现代世界的“祛魅”造

盘古神话的价值，正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身体

成的信仰缺失、生态失衡等种种文化弊端，试图借助远古
传说对世界进行“复魅”。但这种努力却难免面临一种尴

与世界彼此纠缠着的原初生命图景，它提醒我们灵性的
身体无法离开真实而博大的自然世界，而要想真正进入

尬的处境，
即在各学科严格划界，且实证性科学精神作为

一个开阔的生命世界，也必须通过我们最真实的身体触

现代文明谱系主导的今天，神话传说作为一种文学话语早

摸，受到理性思维方式限制而忽视、轻视身体直觉，只会

就退缩到以情感和想象为特点的文学领域中，文学世界与

让我们距离鲜活的生命源头越来越远。

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于是文学话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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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这种与世界的亲密关系 并对它加以思考和解释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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